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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映文化星空的
经学大师

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
学问。汉代是儒学经学化的时代。汉武帝
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
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学术统一、思想统一政策，改
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五经博士，从此儒
学独尊，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

《诗》《书》《礼》《易》《春秋》 超出了一
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汉
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
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并在古代中国传统
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的政
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
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此汉代也涌
现出辉映传统文化星空的一大批经学大
师，枣庄地区即产生了眭弘、颜安乐、马
宫、疏广、疏受、匡衡等经学大师。

一、今文《春秋》学者眭弘

眭弘(？-公元前 78 年)，字孟，西汉
蕃(今枣庄市滕州市)人，著名的今文 《春
秋》 学者。眭弘年轻时斗鸡走马，有侠客
之风，及至年长，乃幡然从文，师从赢公
学习 《春秋》，后以明经被朝廷授为议
郎，官至符节令。

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
五经博士的过程中，特别提倡 《春秋公
羊》 学。董仲舒在阐释、解读 《春秋》
的微言大义中提出“天人感应”学说，
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种种灾异现象与当时
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论证西汉政权的
合法性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必然性，从
而创立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
人事。神学与经学的结合也开创了汉代
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的先声。但同时，
以灾异现象论说人事对统治者有约束、
规诫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
的为所欲为。但如果儒者根据 《春秋》
陈说灾异超过最高统治者可以接受的限
度，也会导致非常残酷的结局。眭弘就
因为坚持以“天人感应”来映照当时的
政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昭帝元凤三年 （公元前 78 年） 正
月，泰山、莱芜山南发出如数千人呐喊的
声音，民众前往观看时，发现“有大石自
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
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
旁”。同时，昌邑神社的枯木竟然重生，
汉宫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本来已断枯卧地，
也重新竖立，获得新生，树上被虫蚕食的
叶子显现“公孙病己立”的字样。在 《春
秋》 公羊学的思维定式中，这些现象都是
典型的灾异，按 《洪范》 五行说的分类，
属于草木、金石之妖及虫祸。

眭弘根据所习 《春秋》 公羊学的“天
人感应”学说，认为石、柳为阴类，是一
般民众的征兆；而泰山为岱宗之岳，是王
朝兴替之兆。如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
非人力所能为，应该昭示当有自匹夫出身
的人来做天子。因此眭弘向朝廷上书，提
出自己的主张：“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
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
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
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
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 . 眭弘
传》。让汉昭帝遣人自民间探访贤能之
士，将君位禅让。当时汉昭帝年幼，大将
军霍光执掌政权，对眭弘的建议当然恨之
入骨，就将他的上书交与廷尉处置。廷尉
遂上奏认为，眭弘的主张乃是妖言惑众，
大逆不道，眭弘最后被处斩，为自己的学
术主张献出了生命。

二、《春秋》“颜氏学”开创
者颜安乐及传人马宫

颜安乐，字公孙（生卒年不详），汉代东海
郡薛县（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汉代知名学者、
教育家。汉宣帝时被封为经学博士，出任齐
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颜安乐一生致力
研究《春秋》公羊学，为《春秋》“颜氏学”的开
创者，著有《春秋公羊颜氏记》。

颜安乐自幼家贫，但笃志于学，师从其
舅父、精研《春秋》的经学大师眭弘。眭弘
先后收弟子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弟子最为他
欣赏，一个是他的外甥颜安乐，另一个是下
邳的严彭祖。二人常在一起读书，切磋学
问，遇有疑难的问题便展开热切的讨论，都
能各抒己见，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眭弘曾
评价二人说：“《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眭弘被杀后，颜安乐和严彭祖继承师训，
办学收徒，传承《春秋》公羊学。人们又称他
们主办的经学叫“颜严之学”，后来，颜、严二
人各回原籍办学。颜安乐的弟子成名成才者
众多，《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弟子是淮阳
的泠丰次君，后来做了朝廷里的少府官；有个
是淄川的任公，后来做了淄川太守。

人们又称颜氏家学为“泠任之学”。其
间，眭弘的弟子贡禹又官升御史大夫，疏广
也做了太子太傅，加之汉代初年的叔孙通也
是薛县人，后被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汉家
儒宗”，汉王朝的诸多达官显贵出自蕃、
薛，蕃、薛二县的教育声名远扬。疏广收琅
琊的管路为门生，贡禹收泰山的冥都为门
生，管路和冥都后来又投奔颜安乐，拜其为
师。管路后来做了御史中丞，冥都做了丞
相，世人又因颜氏家学的再传弟子成名，称
之为“管冥之学”。其后，管路收孙宝为门
生，孙宝官居大司农。泠丰次君收马宫为门
生，马宫做了九卿；收琅琊的左成为门生，
左咸做了都守。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师承
徒效，代代相传。蕃、薛的教育成为当时培
育英才的摇篮，令世人刮目相看。

《春秋公羊颜氏记》共11篇，是颜安乐
一生致力学术研究的力作和学术思想的结
晶，但后来失传。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对
颜安乐的事迹就已记载不详了。清代学者马
国翰从大量古籍中收集到历代学者引用《春
秋公羊颜氏记》的章节内容，将其辑于《玉
函山房辑侠书》里。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今枣庄市滕州
市）人。是泠丰次君的弟子，也就是颜安乐
的再传弟子。

《汉书·马宫传》 载其治 《春秋》 严
氏，即严彭祖之学，与颜安乐的学术同出一
流。马宫以射策甲科为郎，后升迁为楚国长
史、丞相史司直丞相师丹认为马宫行能高
洁，就举荐其为廷尉平，后又复任青州刺
史、汝南太守、九江太守等职，在每个职位
上，马宫都尽忠职守，得到当地百姓的拥
戴。后又相继被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
军，代替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太师孔
光病故后，马宫又接任太师兼司徒官，以自
己的学术水平及人格魅力位极人臣，可谓颜
氏家学培育出的杰出人才。

三、太傅疏广与少傅疏受

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今枣庄
市峄城区）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著名经
学大师眭弘，故学识渊博，“明《春秋》”，
对《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见解独到，阐释
精妙，因而声名远播，各地儒生都慕名而至
向其求学。

朝廷闻知疏广的学识和声望，征为博士、
太中大夫。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
大将军霍光病死，汉宣帝亲理朝政，立8岁的
儿子刘奭为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子太傅，疏广
为太子少傅。数月后，丙吉迁御史大夫，疏广
徙为太子太傅，专门教授太子读《春秋》。

疏受，字公子，是疏广的侄子。他以
“贤良”的身份被举荐为太子家令。疏受举
止文质彬彬，为人谦恭，做事谨慎，且反应
机敏，善于辞令。一次，宣帝驾临太子宫，
疏受迎接皇上，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及
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
悦。”宣帝对其很是满意。不久，授予疏受
为少傅。太子每次上朝时，太傅在前，少傅
在后，有礼有节，仪态端雅。文武百官看在
眼中，心中暗暗钦佩。他们都认为叔侄俩并
为太子老师，配合默契，自古以来还没有
过，朝廷应以此为荣！

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曾向宣帝
提出要求，借口皇太子年少，请求任命一个监
护人，而这个人选则由自己的胞弟、中郎将许
舜担任最为合适。宣帝就此事咨询疏广。疏
广回答道：太子是国家的国储副君，一定要以
天下英俊为师友，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
并且太子已经接受太傅、少傅等人的教育，官
属也已齐备，再让许舜监护太子，只会使太子
见识浅陋，无法让天下人了解太子的德行。
宣帝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并将疏广的话告
诉了示相魏相，魏相脱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
及。”对疏广的见识表示衷心的钦佩。汉宣帝
对疏广叔侄更为敬重，多次赏赐他们。

疏广、疏受除给太子讲授《论语》《孝经》
外，还谆谆教导他将来做了国君后要以民为
贵，省徭薄赋，缓刑宽政。太子刘奭长至 12
岁时，学业已有所成。有一天，疏广对疏受
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今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
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
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
议。”于是，叔侄俩便在同一天向朝廷上书告
病，移居宫外。3 个月后，病假期满，宣帝召
他们复职。疏广等再次上疏，称年迈多病，无
法再履行职守，恳切要求告老还乡。汉宣帝
以其年老，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赐予黄金
20斤，太子刘奭又赠50斤。

疏广、疏受离京之日，朝廷的公卿大
夫、亲朋故旧以及同乡学子数千人在路旁设
宴为其饯行，相送者的车辆达数百乘，旁观
者都感慨地说：“贤哉二大夫！”叔侄俩回到
故乡后，将皇帝所赐财物大半分给乡人，并
每日在家中设宴，请族人故旧宾客把酒言
欢，并经常询问家里的财物，催促卖掉以换
取酒食。过了年余，疏广的子孙颇为不满，
希望疏广生时利用这笔钱为他们购置一些田
宅，作为子孙永久之业，并委托一位疏广平
素信重的同族老者转达这个意思。疏广言
道：“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
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
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
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
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
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
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老者很是叹服其
见解。后来，叔侄俩皆以寿终。

宗族乡邻对疏广、疏受叔侄的人品和散
金之德感念不忘，为了寄托怀念之情，便在
他们曾居住过的宅基上筑起土台（今峄城区
萝藤村），加以保护，留作纪念并且将土台
命名为“散金台”，后世又称为“二疏城”。
明代弘治五年(1492年)，按察司副使赵鹤龄
在散金台上创建“二疏祠”，广植树木，立
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年)，兵备佥事李士
允又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二疏祠”，并在

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而今，
散金台故址犹存，二疏墓就在距散金台西面
不远处的小山上。游人每当来这里凭吊先贤
时，会自然想起清光绪《峄县志·艺文志》
中颂扬二疏的诗句：

冠盖如云出帝乡，散金间里有余光。
二疏萧傅俱尘土，千古遗风谁短长。

四、凿壁偷光的匡衡

匡衡 （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
圭，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峰城区）人。西
汉经学家，以说 《诗》 著称。匡衡是西汉
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
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
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
元前36年），被任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
六百户，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
地盗土”之罪免官。

匡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十分好学，勤
奋努力，精力过人。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
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匡衡家中无
供其夜读的烛光，亦缺乏书籍，求学困难。
隔壁邻家较富，灯烛常亮至深夜，匡衡惜时
如金，便在壁上凿一孔，借用透来的一丝烛
光，埋头苦读。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偷光”
的故事。同邑一大姓豪富，藏书很多。匡衡
为其佣工，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他
缘故。他表示愿以尽读主人藏书作为酬劳，
主人深为感叹，就把藏书供其博览。匡衡学
问日进，并与萧望之等拜同郡经学大师后仓
攻《诗经》，对《诗》学的理解十分独特透
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
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可见匡
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并不平坦。汉制，博士弟
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
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
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经
过9次考试，匡衡才中了丙科，任为太常掌
故，后又被补为平原郡的文学卒史。朝廷很
多官员赏识匡衡的学识，建议其留在京都。
太子刘奭亦很欣赏匡衡，并且有很多人自愿
要求去平原跟随他求学。但因为汉宣帝不重
视儒生，他只能至平原就职。

黄龙元年 （公元前 48 年），汉宣帝驾
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时外戚、乐陵
侯史高与萧望之共掌朝政，二者产生矛盾。
史高为笼络人才，向元帝举荐匡衡。元帝本
就赏识匡衡，并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
经》，故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匡衡遂成为元帝的近臣。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发生了日食
和地震。因汉代重视天象地理的变化，自然
之变必有社会因素。元帝遂诏问大臣政治得
失。匡衡上书，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
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
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
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
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良，开
放言路接纳忠谏。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
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对宣帝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
方针颇有更改，而投其所好之徒乘机觐见，
争言变更旧制，导致朝局混乱，并且汉元帝
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
太子，也为朝廷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匡衡对
此很是焦虑，遂上书元帝，提出应该弘扬先
帝功德，常思祖业，尊重旧制，绝巧伪之
徒，以安定众心，不要以私恩害公义，不能
当亲者疏，当尊者卑，以免祸乱国家。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琅琊人贡禹为御
史大夫，华阴县代理县丞嘉上书推荐朱云代

理御史大夫。元帝让公卿讨论此事。匡衡认
为，小小的代理县丞算计大臣职位，绝不是
以国家社稷为重，朱云平素好勇，数次犯法
亡命，学儒后也没有突出德行，而贡禹清洁
廉政，经术通明，海内皆知。应该对嘉的动
机加以审查。嘉因此坐罪。

数年间，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
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
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为丞相，封
为乐安侯。

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
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
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
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
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
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
忠的事情。建元三年 （公元前138年），匡
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遭到弹劾，被贬为庶
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五、一代廉吏王良

王良，字仲子，东海郡兰陵 （今枣庄
市）人。王良年少时酷好读书，精通《小夏
侯尚书》。王莽代汉后，曾屡次遣人征召王
良入朝为官，王良皆称病拒绝入仕。他在故
乡兴办私塾，教授学生1000多人。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大司马吴汉征召
王良，王良没有答应。建武三年，他应征入
朝，被授谏议大夫。王良多次向皇帝进忠
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人举止合乎
礼仪，颇受朝廷的敬重。后来王良任沛郡太
守，但其不愿在地方上为官，故行至薪县时
上书称病辞职。朝廷改任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公元30年)，王良代替宣秉任
大司徒司直。他在任上忠于职守，生活简
朴。其妻子儿女从不进入官舍，长期居住在
故乡，终年在田间耕作，穿戴的是粗布，用的
器皿都是瓦器。有一次，司徒史鲍恢有事到
东海，经过兰陵，遂至王良的家看望王妻。王
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
鲍恢以为是王家的女仆，便对她说：“我是司
徒史，特意来捎带书信，想要见您家夫人。”王
良的妻子告诉他实情，并称没有事情不需要
捎书信。鲍恢绝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
如此寒苦，非常感慨。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王
良的为政清廉及对家庭的影响，真可谓一代
廉吏。鲍恢回京后，此事逐渐传播开来。听
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

不久，王良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
召，他行至荥阳后病重不能继续前进，欲就
近到一位朋友家进行调养。友人不仅没有接
待他，而且责备他：“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
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其烦也？”他对王良
数次辞职又重新入仕、往返奔波、一心谋取
高位不以为然。王良听到朋友的指责也很惭
愧，立即返回故乡，从此不再入仕，面对朝
廷的屡次征召，王良总是称病不出。他的这
种行为也招来另一方面的非议，博士范生就
认为，王良等用拒绝征召的方式抬高自己的
身价，实际上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
君”，只是一味钓采华名，欲借此得到三公
之位。这个评价虽然就当时社会风气而言一
针见血，但王良的急流勇退则更为难得。

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派遣使者问候王
良，王良已病重不能说话。光武帝诏令免除
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后来王良以布
衣终老故乡。

范晔曾评论王良：“王良处位优重，而乘
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
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对王良
的廉洁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本文选自《枣庄文化通览》


